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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摘要：AI正重新為能力定價，執行力愈來愈便宜，判斷力愈來愈昂貴，香港教育亦須重新思
考培育與評核方向。

最近幾位任職人事主管的朋友不約而同說，求職信寫得太靚，反而扣分。

乍聽之下看似反直覺，但細想就會明白。AI普及後，每份履歷都變得工整流暢，遣詞造句幾近完

美，讀起來卻像出自同一支筆。文字愈漂亮，未必愈有說服力。HR心裡有數，哪些是 AI 代筆，

哪些真正來自求職者本人。真正能讓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的，反而是一段親身經歷、一件做過的作

品，或者一次跌倒後重新站起來的故事。

這看似只是招聘上的小細節，背後卻透露了一個更大的轉變。職場上的每一項能力，都會被重新

定價。

過去幾年，談及AI 對就業的衝擊，焦點總離不開兩個問題：哪些工作會消失？哪些職位會被 AI

取代？香港的數據確實令人憂心。適合大學畢業生的全職空缺，由2022年約8萬個，大幅減至

2025年約3.1萬個；行政、資訊科技及初級程式開發等職位跌幅尤其明顯，接近九成和八成，政

府亦把自動化列為主要原因之一。¹

然而，如果我們的目光只停留在「哪些工種消失」，反而會錯過更深層次的變化。AI 不是隨機

淘汰某些職業，而是重新為每一種能力定價。有些能力貶到近乎沒有價值，有些卻變得前所未有

地矜貴。而最弔詭的是，那些身價不斷上升的能力，偏偏不是香港教育系統最擅長培養的，也不

是多數家長最重視的。因此與其留意「下一份鐵飯碗在哪」，不過認真研究日後最有價值的能力

是甚麼。

AI 使執行力愈便宜，判斷力愈昂貴

不少人說，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會取代部分工作，這次 AI 也只是歷史重演。

但今次確實有些不同。幾年前，AI連一篇像樣的文章也未必寫得出來；今天，它能起草法律意

見、寫出各種可運行的程式，甚至通過專業資格試、在數學奧林匹克拿下金牌級的成績²。過去

每一波自動化，消失的都是最重複、最消耗體力的工作；這一次卻倒轉過來，首當其衝的是初級

律師、分析員、程式員這類認知型工作。香港家長一直深信的「讀好書、考好試、做專業人士」

那條路，反而最先受到AI衝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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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認清這個變化，可以把人的能力簡單分成兩類理解。

第一類，是執行力。凡是可以能被拆解成標準程序、寫進操作手冊、交給新人按部就班完成的工

作，大多屬於這一類。例如律師逐頁核對文件、初級分析員整理數據跑模型、把資料整理成簡

報，靠的是時間和熟練程度，而不是判斷力。一個天才校對文件，並不會比普通人快。這些工作

過去一直是年輕人的職涯起點，市場願意付薪，只是因為有人願意花時間完成這些枯燥的工作。

另一類，是判斷力。它出現在沒有標準答案的時候，例如在資料不充分時作出決定、並承擔後

果。具體而言，AI 可以協助分析醫學影像，但坐在病人面前，面對一位八十歲長者，到底應否

承受高風險治療、如何向家屬解釋不同選擇背後的代價？病房裡一段沉默、一個眼神，往往比檢

查報告更重要。這些都不是單靠知識就能回答，而是要把知識應用到真實的人和情境之中。

AI最擅長的，偏偏就是前者。只要步驟清晰、資料充足、答案曾經大量出現，它幾乎可以以接近

零成本完成，而且愈做愈快、愈做愈準確。於是，執行力愈來愈便宜；真正稀缺的，便成了判斷

力。

那封漂亮的求職信，其實正反映了這個現象。當人人都可以以低成本交出一份工整流暢的文件，

工整本身便失去了價值；剩下真正有價值的，是那些無法複製的真實經驗與判斷。

同樣是判斷力，價值卻可以天差地別

護士、社工、輔導員、安老照顧者，都是典型例子。他們真正的價值，從來不是填表、寫紀錄，

而是面對不同的人，建立信任、臨場應變。AI可以替他們減少不少文書工作，卻代替不了那份人

與人之間的連結。隨着人口老化，這類工作的需求甚至可能持續增加。不過，人始終有時間和精

力的限制，一位再出色的護士，一天能照顧的病人始終有限。

另一邊，AI卻正在放大另一類人的能力。今天，一位創業者可以同時指揮一隊 AI 代理人（AI

agent）完成設計、編程、市場推廣、客服、記帳等工作，一個人便能經營十年前需要數十人團隊

才能運作的公司。判斷力一旦配合AI，規模便不再受人數限制。

這並非科幻小說，而是已經發生的現象。Kim與Koning比較同一時期、同行業的初創企業後發

現，以 AI 為核心的公司平均團隊規模小約四分之一，初級員工比例亦更低，但企業估值與傳統

公司相若。³

真正值得留意的，不只是那些成功運用AI的人，而是那些再也不用聘請的新人。少掉的，不只是

職位，而是整條成長階梯。文件校對、資料整理、跑模型、做分析，原本都是年輕人累積經驗、

建立判斷力的重要起點。當這些位置逐步消失，社會也失去了過去最主要的「學徒制度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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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拉開人與人距離的，未必再是「讀書厲害」和「讀書普通」，而是「有沒有判斷力」。偏

偏，這也是今天考試最難測量的一種能力。

香港教育，仍在培養一項正在貶值的能力

我們的教育制度，本質上是一部度量「執行力」的精密機器。而量度甚麼，最後就會教出甚麼。

公開試獎勵甚麼？標準化、去脈絡、獨自完成、單一正確答案。問題是，這些能力正好也是AI最

擅長的。我們花十多年，把學生訓練得愈來愈準確、愈來愈有效率、愈來愈懂得按指示完成工

作；踏出校園時才發現，市場對這些能力的需求正在快速下降。這並不是教育做錯了，而是世界

變得太快。

當然，這不代表知識變得不重要。相反，判斷力從來都建基於知識之上。沒有扎實的知識，就談

不上判斷。只是今天，「知道答案」已經不是競爭優勢，因為AI知道得更多、記得更快。真正拉

開距離的，是知道甚麼時候該用哪一種知識，又知道甚麼時候不該用。

而判斷力偏偏不能靠死記硬背培養。它只能在真實、有後果、需要面對他人的情境中慢慢磨練。

過去，不少人正是在那些初階工作裡，一邊做文件、一邊跑數、一邊犯錯，逐漸學懂如何看輕

重、辨優次、作決定。如今，這些工作愈來愈少，學校便不得不承擔更多責任。

出路：與其評成品，不如評思考過程

那麼，學校應該怎樣回應？近年最常聽到的答案，不外乎是「盡快學AI」、「人人都要學編

程」。這些建議未必錯，但未必抓到重點。懂得使用AI，很快就會像懂得用Excel一樣，只會成

為基本能力，而不是競爭優勢；至於基礎編程，本身正是最容易被AI自動化的工作之一。如果教

育只是把更多執行技能塞進課程，其實只是要求學生與 AI 比速度、比效率，這場比賽，人注定

贏不了。

真正需要改變的，不是教甚麼工具，而是評甚麼能力。 AI可以替學生寫報告，卻不能代替他站

在老師面前，解釋自己為甚麼這樣判斷；可以整理資料，卻不能在被追問時即場修正觀點、回應

質疑。這些過程，才是判斷力真正浮現的地方。

如果教育仍然只看最後交上來的一份作品，自然愈來愈難分辨哪些能力屬於學生，哪些只是AI的

產出。與其如此，不如把更多比重放在思考過程：學生如何提出問題、如何取捨不同方案、如何

回應質疑、又如何修正自己的想法。評核的焦點，由「寫得好不好」，慢慢轉向「想得深不

深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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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未必需要一下子推倒整個文憑試制度。一個更務實的做法，是由考評局與課程發展議會挑選

部分科目先行試點，把現有專題研習逐步改為重視研究過程、反思紀錄和標準化答辯，再配合跨

校覆核機制，一邊實踐、一邊修正，再逐步推展。

當然，現實問題並不少。數以萬計考生逐一答辯，行政成本如何控制？不同考官如何保持一致？

又如何避免演講技巧蓋過真正的思考能力？這些都不是小問題。但亦都有參考答案，國際文憑

（IB）多年來一直採用相近模式。校本評核由教師按共同準則評分，再由考試局抽樣覆核；延伸

論文亦設有口頭答辯，評核重點放在推理、反思與判斷，而不只是論文本身。⁴ 它未必完美，

卻至少證明了一件事：判斷力並非不能評，而是願不願意設計出合適的制度。

香港有條件行快一步

香港其實有一個優勢。我們的課程和評核相對集中，只要考試評核的能力改變，整個教育系統便

會跟着改變。考試一直是香港教育最強的指揮棒，既然如此，它也可以成為改革最快的一支槓

桿。

不過，再有效率的制度改革，也快不過從家庭開始。說到底，判斷力不是靠補習班堆砌出來的。

真正能培養判斷力的，是那些需要自己承擔後果的經驗：一份要直接面對客人的暑期工作、一個

必須自己帶隊完成的計劃、一場做失敗後仍要自己收拾殘局的合作。這些經歷不一定漂亮，甚至

可能有點狼狽，但正因如此，才會真正長出能力。

很多家長習慣把孩子的時間排得密密麻麻，希望每一小時都有可衡量的成果。然而，在AI時代，

這樣做或許正好把時間投放在一項愈來愈貶值的資產上。

當 AI 愈來愈擅長提供標準答案，人真正珍貴的，也許不再是答對多少題，而是在沒有標準答案

的時候，仍然能理解他人、作出判斷、承擔後果，甚至跌倒後願意重新站起來。

未來真正昂貴的能力，或許就是這份底氣。而它，從來不在考卷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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